
　　　

反 讽 时 代 的 降 临 与 精 英 主 义 的 溃 败

反讽时代的降临与精英主义的溃败

———格非小说论

刘小波

　　摘　要：格非的小说一直伴随着先锋的影子、批判的锋芒和音乐的主题，这构成了他创作的内核。

无论是其早期的“先锋”作品还是后期的“现实主义”力作无不如此。他的小说在技术层面充满着匠人
气息，这与他深谙小说理论和摄入大量的文学养分及占有大量的中西方文学资源有关。这种技艺层面
的过度雕琢反而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在思想层面，他的精英立场使得小说有着浓郁启蒙理想和批判
色彩，这在人物设定、故事构筑与音乐主题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反讽时代来临之后，人际间的交流根
基发生改变，精英主义的土壤逐渐消失，秉持精英立场所进行的批判一步步失效，精英主义遭遇溃败。

　　关键词：格非；先锋；反讽时代；精英主义；溃败

　　每位作家的创作都有固定的内核，“变”与“不变”成为
作家研究的关键词。格非创作的内核是精英立场与知识分
子写作。这种知识分子气质既来自西洋文学的熏陶，也吸
取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精髓。“（格非）纠合了现代西
方各种思想与观念的作品，同时，他也自觉地传承了兰陵笑

笑生和曹雪芹们所创造的的中国叙事传统……他是中国固
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性的自觉传承

者。”①这种知识分子情结使他一直恪守精英立场，由此在他
的作品中一直伴随着先锋影子、批判的锋芒和古典音乐的
主题，无论是其早期的“先锋”作品还是后期的“现实主义”

力作无不如此。
《迷舟》、《褐色鸟群》、《傻瓜的诗篇》、《敌人》、《边缘》、

《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不过是垃圾》、《山河入梦》、
《蒙娜丽莎的微笑》、《春尽江南》、《隐身衣》、《望春风》等作
品表面看来风格迥异，实际上作品深处都呈现出先锋品格、

启蒙理想和批判意识。先锋性、启蒙性和批判性都是以精
英主义为旨归的。吊诡的是，反讽时代来临，人际间的交流
基础发生改变，精英主义生存的土壤消失，遭遇溃败，启蒙

与批判都失效了，由此，作者站在精英立场的想象之作成了

失败之书。

一　先锋、匠气与精英主义

格非以先锋的姿态步入文坛，其后的创作一直伴随着

先锋的影子，延续着先锋的品格。“先锋艺术注重形式上狂
热的实验性、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激进的美学锋芒与乌托

邦政治想象。它是现代文明危机的表征，既表达前所未有
的断裂、危机、衰败与虚无感，也有不断探索的勇气和勇往
直前的反叛精神。”②在格非的作品中，既有形式层面的狂热
实验与美学实践，也有对现代文明危机的书写，对文明异化

的批判。《春尽江南》开篇的“诗人之死”的隐喻是对现代文
明危机的侧写，诗性的消失是历史的断裂，也是文明的危

机。《隐身衣》中“时代听力之坏”是对现代危机的书写。
《望春风》中“村庄消失”更是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与批
判。这些书写既有形式层面的叙事构筑，也有思想层面的
反思与批判。

中国的先锋小说沿袭了西方先锋艺术部分特质，尤其

是技术层面的狂热实验，对精神层面的把握不是很多。中
国一贯的保守立场和思想方面过于强大的规范性力量，使

得先锋作家们并没有高呼反叛的口号，没有太过激进的思

想诉求，更多的是在形式层面的实验。由此，先锋小说往往
追求艺术形式的求新求异，甚至达到令读者惊诧的地步。

而格非则很好地处理了技术与艺术、形式与思想之间的关
系，既在创作技法上求新求异，又在内容上紧随时代的变

迁，力图呈现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现实，为读者及研究者提供

了反思中国现代性进程与文明进程的样本。

作家的创作可以千变万化，但有一个基本的内核存在。

对格非而言，“先锋”构成了他作品的内核之一。他早期冠
以先锋的作品无需多说，诡异的表达、恐怖的氛围、迷离的
故事、叙述的空缺、荒诞的情节等等，都是先锋艺术一贯的
手段。后期的作品表面上回归现实，实则依然延续了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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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质。“从先锋文学时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虚构’观念
在影响和制约着格非，使他即使在理性上意识到了，也难以

真正脱离出来，走进‘生活’和‘现实’当中去。先锋的核心
并没有被他放弃。”③《敌人》里面一直未曾露面的敌人造成
叙述的空缺；《欲望的旗帜》中贾教授的死亡之因、贾教授与
慧能和尚的关系之谜；“江南三部曲”里面虚构花家舍这样
的世外桃源是荒诞的笔法……这些突然中断的叙述都是先
锋的笔法；《隐身衣》中大量的叙事空缺，空白跳跃的技巧、

诸多叙述空缺，重复闪现的故事情节，留给读者无尽的猜

想，如作者对《倩女幽魂》的多次提及却没有下文、蒋颂平和
姐姐之间的纠葛、丁采臣的莫名离世、毁容女子的身份问题
及毁容原因、银行卡内的二十六万元现金等等叙述，都是有
开始没结尾，有谜面无谜底，使整个故事、整部作品配得上
“悬念丛生的无头案，裸奔时代的隐身衣”这样的宣传语。

虽然很多论者都指出先锋文学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发生了转

型，其共同的趋势是向现实主义回归，但格非有意无意对此

进行规避，其作品最终也与之拉开了距离，“所谓‘转型’，只
是力求与现实、大众和解的造作表象。”④在《望春风》中，父
亲的死因一直没有交代，小说以“你父亲的死，或许另有原
因”结束了文本，与开篇引用的“我将带着一个秘密，默默行
走于人群中”形成对照，留下一个秘密让读者猜想。除此而
外，作者多次使用元小说的策略，直接跳出来与读者对话，

这种技法与早期先锋小说经典开篇“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
汉人”一脉相承。

“先锋”是精英的姿态，先锋艺术的实验本身就是精英
主义的表现。“先锋文学在中国的实践并非纯然如西方的
情形一样———大众文化与先锋文化精神气质是一致的———

它有着纯然‘贵族化’的、精英式的精神追求。⑤因而先锋文
学不能为大众所接受，短暂的辉煌之后归于沉寂。而格非
似乎是一个特例，从早期的实验作品《迷舟》、《褐色鸟群》到
《敌人》、《欲望的旗帜》等中期作品，直到后期的《江南三部
曲》以及新近作品《隐身衣》、《望春风》，都赢得不少读者的
青睐。作品贯穿着作者的精英立场，一直显现着精神的
高度。

先锋内核的延续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重复。不少论者
已经指出格非创作的“深刻的重复”⑥现象，作者并不避讳这
一点，他援引李陀“不要害怕重复，重复在写作中有时是必
须的”这样的话，并指出“我们往往以为每一个作品都是对
自己的超越，事实上存在于故事中的某种内核却一直在作

品中时隐时现。”⑦这种先锋品格便是作者创作的内核之一。

但艺术往往在重复中走到它的尽头，艺术的生命力也由此

枯竭。纵观格非的创作，难以超出几个关键词：离奇的故
事、叙述空缺、精英立场、忧患意识以及无力回天的哀
叹———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如最新作品《望春
风》也是一件重复之作，并没有太大的突破。技法上不用多
说，在选题上依然是对特殊历史阶段的追忆与书写，这段历

史被很多作家书写过，包括他自己。这种反复是刻意为之，

是匠人般的熟能生巧。“小说毕竟不能等同于诗歌，小说创

作中带有很多‘匠人’的特点。”⑧格非的小说在技术层面充
满着匠人气息，这与他深谙小说理论和摄入大量的文学资

源有关。这种技艺层面的过度雕琢反而损害了小说的艺
术性。

梳理格非的事迹材料及其创作资源的渊源关系，可以

找到他创作过人之处，同时也能发现其身上的浓厚的匠人

气息。他是作家中的高学历，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大学
时代便养成了实践与理论互动的习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
西洋文学教育促使了他对国外文学资源的广泛摄入。⑨一方
面，他从事小说研究多年，深谙小说创作的各种技法。小说
的故事、情节、叙述力度、人物、结构等元素烂熟于心，深厚
的理论功底让他的作品臻于完美、无懈可击；另一方面，古
今中外的小说他都阅读过并从中汲取营养。先锋并不意味
着彻底的背叛，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也让作者们无法彻

底摆脱，先锋作家并没有彻底割裂传统。格非小说的传统
因子更为明显。《红楼梦》、《金瓶梅》等小说的集大成者是
他案头读物。西方资源中，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
赫斯、尤利西斯等人的著作也是他反复阅读的对象。当然，

资源的绝对占有并非百利而无一害，由阅读这些经典到有

意无意的模仿，难免染上匠人气息。

格非由重复带来的创作水准下滑被一般读者和研究者

都注意到了。“《春尽江南》里消失了的桃花源，不仅仅是小
说中的花家舍，还是格非自己的小说世界……在《春尽江
南》中，我们恰恰感受到了这种同质化的、而非个人的特异
的经验。”⑩整个江南三部曲滑入了同质化的经验与表达。

虽然这种苛责并不完全成立，毕竟作家的创作资源有限，但

难逃已经定型的模式也是不争的事实。到最近的作品《隐
身衣》，这种重复就更加明显了，“叙事技巧和文本结构不说
了，格非驾轻就熟的东西，迷幻恐惧神秘色彩，来自《敌人》，

阅读的时候总觉得某种情感，又有《山河入梦》的依稀味道，

但是设置的时代背景，又有如《春尽江南》，但找不到人面桃
花的优雅，这些都继承了以前作品的风格，但都无法超越”瑏瑡

一篇小说不断复现曾经的作品，只是旧作的翻新拼凑，无论

是故事还是技法都没有更多的突破。

格非向来拒绝作大众的廉价代言人，他并不赞同底层

文学的提法。他也不赞同拔高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对文
学的强行“征用”，甚至“滥用”。文学记录之后所留下的基
本是一个原样的世界，文学所要求的“现实解决”从来没有、

也不可能真正兑现。瑏瑢这种彻底看清文学无用本质的态度越
发加剧了作者的精英姿态。文学本就是少数人的事业，无
关整个社会。这种精英意识使作品脱离了生活，缺少了“地
气”。这也是当代作家的集体性困境。特别是作家普遍学
院化之后，精英意识越发凸显，而结果就是作品仅仅是脱离

生活的想象。

这种脱离生活的想象制作呼声很高，好评如潮。这源
于批评家已经和作者形成同构关系，已经被同化，批评家发

出的所有声音只是为自己选择了一名“伟大的作家”而辩
护。格非的作品一经发表就引发好评狂潮。但是这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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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精英阶层，是小圈子的互相辩护与尊重。现今中国的
文学创作已经陷入僵化模式：作品经过权威刊物发表，选刊

紧跟其后，出版社立马出单行本（甚至连《隐身衣》作为中篇
小说都可以出单行本，还是挂着长篇的名义）。然后批评家
众口一词，纷纷撰文高唱赞歌，疾呼“无与伦比”、“惊世之
作”、“文坛胜利”。瑏瑣一般的读者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接受了
这些评价，先入为主地预设了这些作品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格非的经典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院

化，一是大众化。前者很好理解，格非是文学专业出身，一
直秉持精英写作，自己也是学院派的一员，从事文学相关工

作，学院派对格非的关注加速了其经典化的进程，也更加巩

固了他的精英地位。这些前文本构成了格非经典化的重要
筹码，以致凡是署名格非的文字都是被认为是精品。格非
与学院派批评的同构关系一直在不断推进，格非及其作品

纳入大学教材，格非频频出席相关的文学活动、文学讲座，

与此同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纷纷推
出格非研究专辑，权威期刊的评论加速格非的经典化进程。

在高校，格非成为众多学生、教师的研究对象。在国家层
面，格非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重要的官方
文学奖项。这些举动构成了格非的学院化经典。

另一方面，大众也选择格非将其建构为自己的偶像。

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自己能读懂其作品的作家是一件很时

髦的事情，格非便是这样的一位。他的作品让精英和大众
都能有所取。他的作品是一分为二的，“作者本人既想作品
有广泛的读者，又试图使作品具有某种‘先锋性’或‘未来意
识’，那么，他的‘虚设读者’就被一分为二。其一是普通读
者，他们为作品的外在故事所吸引，追求阅读的快感，其二

是‘真正的读者’，他们能够读出故事的底蕴，并能与作家进
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瑏瑤大众对格非作品的接受主要是故事，

这在网上书店、豆瓣书评及格非贴吧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出。

大众对格非的贡献主要是从书籍销量来体现，格非的作品

不断再版，这在大众娱乐途径如此广泛的现代社会着实不

易。大众的选择促成其经典化的过程是整个文化变迁的结
果，是群选经典的结果，“是用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等
形式，累积数量作挑选，靠媒体反复介绍，靠亲友口口相传，

靠轶事报道。”但这种群体性连接的产物也有一定的弊病，
“看起来读者给出的是全奉献式的，不带任何功利心的追
随，但是他们得到的是安顿自我的迷醉，是身份意义充实的

欢欣。”瑏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阅读策略实则是对精英主义的
一种消解，下文会进一步论述。

二　音乐、启蒙与精英主义

文学作品与音乐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小说与音乐在相
逢的那一瞬间，给予了读者试听状态的完美融合，在想象的

世界中，体验不一样的审美方式，无论是现代音乐还是古典

音乐，当它们‘牵手’文学作品的那一瞬间，就证明了艺术相
通的基因原理，更丰富了审美。”瑏瑦音乐除了带给文学作品技

术层面的结构优化、审美提升之外，更多的还在于透过音乐
更生动更完整凸显作品主题。格非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
音乐元素，包括作者赞赏的古典音乐及其批判的流行音乐。

这种音乐主题的凸显是作者刻意为之，音乐的出现升华了

小说的整个主题。

古典音乐在格非的小说中最为常见，甚而有些作品纯

是为音乐而作。古典音乐和精英主义几乎是同义语，“一种
文化资本或趣味充当着阶级区隔的功能……古典音乐成为
‘我’的‘隐身衣’或唯一的身份认同。”瑏瑧作者在文中主要通
过所欣赏的音乐不同来进行社会地位、身份、圈子的划分，

通过音乐趣味将自己的精英立场进行巩固。在《欲望的旗
帜》中，多次出现古典音乐，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象。《春尽江
南》中描写古典音乐的笔墨更多，对待古典音乐的态度直接
决定了人的品格。对谭端午而言，这是最低限度的声色之
娱，是难得的静谧享受。而家玉却一直对音乐没什么感觉，

古典音乐正好和家玉的欲望世界形成对位。对音乐的不同
态度反映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与阶级区隔。到《隐身衣》，音
乐元素的使用更多。作者直言，这是一部为古典音乐发烧
友而写的作品。书中充斥着大量的音乐术语，很多章节的
小标题直接冠以音乐名称，主人公所从事的也是古典音乐

相关工作。《望春风》里西方的古典音乐没有出现，但中国
传统的音乐出场了，古琴以及古琴曲成为小说中重要的音

乐意象。

古典音乐的反复出现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涉及三个层

面的用意：情感寄托、现实批判、思想启蒙。从情感寄托来
说，音乐是最为私密的感情家园。古典音乐成为这个浮躁
时代的唯一镇定剂。更为主要的是这种音乐品位与作者
“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有关。站在精英立场的作者寄希望
于古典音乐来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启迪愚昧的民众。格
非在作品中强调自己的古典主义音乐观，精英主义音乐观，

其目的在于对读者进行音乐启蒙，这种目的是有意为之还

是潜意识的行为不得而知。但这种观念是中国知识界、精
英界进行启蒙运动的延续。音乐一直以来就被当做启蒙的
工具。近代学堂乐歌是音乐启蒙的发轫阶段，“盖欲改造国
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条件。音乐与国民
之性质有直接关系。近代学堂乐歌的蓬勃发展正是在这种
文化氛围中孕育出现的，而其对现代国民人格的塑造，更是

有一条从‘身体’到‘知识’再到‘德性’的线索。”瑏瑨新文化运
动之时，音乐更是整个知识阶层抢夺的话语，民歌改造纳入

国家话语体系，国家层面的启蒙运动渗透到音乐界，“提倡
搜集‘猥亵歌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发轫于一九
一八年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歌谣运动的兴起正是歌曲社
会功能之体现。在对待猥亵歌曲的态度上发生了分歧，究
竟该不该纳入收集体系？歌谣搜集的初衷是开启民智，与

当时的整个启蒙氛围一致。无论是周作人所说‘猥亵歌谣
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性爱幻想，可以用来研究中国民众的性

心理’，还是钟敬文认为的‘歌谣研究是真正的学术，是真正
的人道’无不与当时的启蒙运动相关。但凡能开启民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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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都加以利用。”瑏瑩这种话语争夺一直延续到解放区的民
歌改造，延续到当下官方对音乐的管控。

启蒙当然是好事，愚昧的民众的确需要精英来领导。

尤其是现如今，铺天盖地的音乐选秀，好声音、好歌曲、好舞
蹈、好音乐应接不暇，各种雷人歌曲响彻在大街小巷。这种
娱乐至死的局面让人担忧，但问题是，这种古典主义的灌输

是否还能奏效？作者在小说中不断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刘德华就不能听。可如今的情
况是，人不分老幼男女，地不分南北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

在听刘德华。我就是把脑子想穿了，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
回事。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要谈就谈更为冷
僻的泰勒曼、马勒、或者维奥蒂，哪像今天，居然连李宇春也
听得津津有味。”居然一词，颇具深意，李宇春在这里出现是
有深意的，她是草根明星、大众偶像，这种民众的狂热让精
英们无所适从。

民粹主义的勃兴使得精英的话语权逐步丧失，“文化民
粹主义对消费过程的格外关注以及对大众解读实践不加批

判的‘欢迎’诱发了一种‘品质评判的危机’，归根结蒂就是
绝对评判标准的消亡。何为‘好’何为‘坏’如今成了一个见
仁见智的问题。”瑐瑠时代让“好”与“坏”的界限模糊，分不清
楚，那刘德华的歌曲和贝多芬的音乐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

“以大学体制为象征的现代知识体系，根本上拒绝大众文化
成为人们认识当今社会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知识对象，

更不必说把大众文化研究看做现代知识体系中一个必

不可少的领域。”瑐瑡不但进不了知识体系，连进入他们的
视线都很困难。作者还在延续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法兰
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这一做法，但是现在的主流文化是

大众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虽然大众被冠以乌合之
众，但是大众文化发展到今天这番境地，单方面的否定

也不是最好的出路。

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既是对时代变迁与堕落的隐喻，

也是作者精英立场的体现。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愈来愈少已
成客观现实，大众文化的崛起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当然，对
大众文化的反思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听不听古典音乐和

这个时代究竟有没有关系？喜欢刘德华和喜欢贝多芬究竟

有什么区别？诗人的发散思维，夸大了古典音乐的力量。

这个时代听力坏了是艺术终结论的另一种表达。但是作者
的担忧似乎是多余的，而且从逻辑的角度也是不成立的。

时代是坏了，与音乐没有多大关系。在大众文化时代，艺术
功能并不局限于教化。在多元文化时代选择欣赏什么样的
音乐与精英的品味并不需要等同。对古典音乐的痴迷以及
古典音乐的情怀也是精英意识的一种表达罢了。处处给予
批判，最终却选择同流合污，不知是彻底的觉醒还是彻底的

绝望。固守残缺、固守精英立场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格非坚守着启蒙立场，力图通过音乐对民众进行启蒙。

他带着很强的精英意识，但是又有着平民立场，颇有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之意味。这种立场，凸显的是作者启蒙欲望的
强烈。作者试图通过音乐建构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但是并

不坚信乌托邦的存在，使得整个写作在矛盾中进行。作者
用“反乌托邦”的策略来建构自己的“乌托邦”；用理性来对
抗乌托邦情结，甚至很多时候有消极的入世而不是避世。

在他的作品中，桃花源没找到，乌托邦神话幻灭，这是历史

的必然，也是作者反乌托邦的主题顺理成章的表达。古典
音乐的乌托邦无法建构，启蒙也不会真正奏效。作者写古
典音乐，并没有把音乐当成良药，甚至在某些人那里是幌

子。精英们大都是器材发烧友，更在意的是音乐的声音层
面，追求的还是一种物欲享受，这是时代造就，无人幸免。

主人公也是为了钱而伤神，为得到钱而看穿整个世界，与这

个世界同步，并没有开出药方。除了古典音乐，也许我们还
应该听听其它的声音，“这些与古典音乐不同的声音并非真
正的与‘我’无关。”瑐瑢

由此观之，作者也只是找出了问题而并没有找到解药，

这是作家们的普遍困境瑐瑣。作者的悲观情调贯穿其整个创
作，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没有一个正常人。教授们的夸夸
其谈，普通民众只懂得刘德华、李宇春，每个人都过着敷敷
衍衍的生活，我们只是活着，不知为什么。我们究竟该怎么
走，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显然不是作者的理想答案。格
非的独特身份以及精英立场使他以一个救世主的身份自

居，妄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唤醒人们心中的那份古典情怀（欣

赏乃至崇尚古典音乐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拯救这个渐趋

堕落的时代，虽然作者在作品中构建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寻

找着自己的世外桃源，努力构建着乌托邦，但作者骨子里却

带着很强的功利性与现实性，其实质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思

想在文学中的体现，甚至可以说是“文以载道”这一传统的
延续，无论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作品都在为之努力。启
蒙，依旧是一条未竟之路。

三　批判的失效与精英主义的溃败

启蒙并未奏效，作者很清楚这一点。民众并不会因为
某部小说而喜欢上古典音乐，更不会因为听古典音乐而改

变本性。作者怀着失望之情对这个时代展开了批判。这是
精英主义者们自愿肩负的使命。

格非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其作品散发出
浓厚的知识分子写作气息”瑐瑤，格非以精英自居，从质疑当代
文学到批判整个社会，幻想以“立言”拯救这个世界。在作
者眼中，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需要批判。市场经济化之
后的世界需要无尽地批判。人们空前膨胀的物质欲望需要
批判。婚外情、不孝、毒白菜、垃圾、雾霾、强拆、高谈阔论的
知识分子……“各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问题。人类文明进
程总体上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系列……作家如何叙述题材、

母题，如何向其发问，将直接取决于他及其同时代人共同面

临和关注的那个中心问题。正因此，我们看到，同时代的小
说作品主题往往是隐然相通的，具有趋同性。”瑐瑥通过对比其
它做品可以看出这些趋同性。仅举作家们对女性欲望的批
判为例，就可以看出这种偏激的批判，以及作品中浓厚的男

权话语。如艾伟的《盛夏》中女主人公并不爱自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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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是和他发生关系，并且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阎连

科的《风雅颂》描写自己的老婆与校长发生关系；格非的早
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如莉莉、杏、柳柳、穿栗树色靴子的女
人等，大都是作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存在，她们在迷宫般的叙

述中沦为空洞的能指。再对比格非《隐身衣》中的女性，也
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婚外恋，爱欲无限膨胀。这种描写策
略除了站在精英立场批判这个社会之外，更多的是站在男

性的立场进行臆想式的书写。

作者站在精英的立场对整个社会、整个时代进行了无
情的批判。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是源于人们对流行音乐
的追逐，而这种音乐不过是通过现代技术在流水线上生产

出来的产品而已，但就是这种音乐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

之中。精英们的品格一般体现为对物质欲望遏制，对精神
超越升华的追求。“反思物质主义时代，人们貌似获得了主
体的地位，但在商业主义原则与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还是

堕入日常生活的异化人生之中，无法超越。”瑐瑦归根结底，这
种反思还是对商业社会的批判，对人类无限膨胀欲望的批

判。主体地位的丧失、人的异化、欲望的膨胀都是这个听力
坏了的时代的真实写照。格非推崇的古典音乐正是非商业
化的，而他批判的流行音乐，则是商品、商业化的产物，对两
种音乐鲜明的态度，表明了作者的批判立场。

《隐身衣》是一部外国顶级品牌的联展。文章的小标题
分别为：ＫＴ８８、《彼尔·金特》、妈妈碟、短波收音机、《天
路》、ＡＵＴＯＧＲＡＰＨ、莲１２、萨蒂，玄秘曲、红色黎明、莱恩
·哈特、３００Ｂ。除了《天路》一般读者知道是韩红的一首歌
之外，其它的都太专业化。这些专业术语堆在这里有何意
图？这就是作者的批判意识。文中强调的品牌是消费社会
符号消费的一种表现，也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与其说是小

说，不如说是广告。彪马、金杯、大众辉腾……在这里一再
凸显，有着很深的讽刺意味，作者刻意强调品牌，无关紧要

的品牌也要说出来，是对拜物教的绝妙讽刺。这是对消费
时代的恐慌，短短的篇幅出现如此多的品牌，是对空前膨胀

的物质欲望的彻底批判。

格非也着力对爱欲进行批判，尤其是对女性爱欲的批

判。格非小说中出现过的女性几乎都是病态的不完美的。

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几乎都是作为男性欲望对象而存在。到
了《隐身衣》中的女性几乎全是畸形、病态的。第一个是他
的妻子玉芬，婚后出轨，和主人公继续保持不正当关系，多

年之后见到她的情形却是和一个黑人一起出现；接下来描

写的是一个叫朱蕊蕊的女孩，作者暗恋多时却被朋友抢先

下手去，但过了没多久这女孩又和加拿大的人在一起了；被

姐姐强行介绍的女朋友也是一个畸形的女性，只会唱着《天
路》，所做的每件事情在主人公眼中都是不正常的；最后出
现在盘龙谷的女主人公也是如此，有着一张被损毁的脸，但

是遇到老崔就发出爱的讯号，没过多久就在一起，这些都是

爱欲赤裸的体现。在《望春风》里，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卷进
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之中，王曼卿、龙英，甚至还包括“我”

的母亲。灵魂与肉体的残缺成为格非笔下女性的共同

特性。

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也是格非的着力点之一，“在批
判性地反思并表现当下时代污浊不堪现实的同时，格非更

把批判反思的矛头不无尖锐地指向了自己也归属其中的知

识分子群体。”瑐瑧在《春尽江南》中，借助谭端午的百无一用，

格非进行着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批判；在《隐身衣》中，对知识
分子群体的高谈阔论而于世无益嗤之以鼻，他们衣食无忧

整天只会高谈阔论；在《望春风》中，作者借人物之口指出：

知识分子的代表赵锡光与赵师娘“与村里的愚夫愚妇‘一
个屌样’”；在《欲望的旗帜中》，围绕一个高校的学术会
议，展现了一群知识分子的丑态。总之，在作者看来，知
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非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充当了堕

落的急先锋，这在无形之中对自己所坚持的精英立场进

行了消解。
《欲望的旗帜》直接以“欲望”为题目展开批判，“欲望像

一面升起的旗帜”，招摇过市，昭告世人。旗帜本身是带有
精神指引性的，在欲望这面大旗下的指引下，我们去向何

方？在物质层面的欲望书写之外，作者还把笔触伸向人的

精神世界。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心理世界进行了深刻的
剖析，精神病、潜意识、创伤记忆等是小说中常出现的描写，
“《欲望的旗帜》将这种带有超越性的创伤体验与特定的社
会条件和主体心灵关联起来，表现了欲望膨胀的社会现实

在敏感多思的心灵上刻下的创伤印记，从而这种创伤体验

具有了鲜明的现实批判维度。”瑐瑨由物质层上升到心灵层，欲
望带来的后果更为触目惊心，批判的力度也更为深邃。

一连串的批判之后，我们该怎样拯救自己继续生存下

去？是大家都听古典音乐，还是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

自己穿上隐身衣？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并不能给出答案。作
者的精英意识对这个时代来讲有点不合时宜了。“作家们
太希望和急于处理‘历史’和‘现实’了……我们在很多的文
学文本中听到了作家集体性的抱怨和不满，但除此之外文

学似乎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瑐瑩小说是理智的结
果，是生活典型的聚集。但是绝不等同于生活。作者批判
的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道德沦丧，精神危机。比如人
们的音乐欣赏水平下降，在商业化浪潮下，流行音乐取代了

古典音乐的地位。都市生活激发了人们的无尽欲望，爱欲
也扭曲，但是作者描写得太过夸张，所有的女性都是畸形

的，不健全的。绝大部分的女性在对待感情上显得尤为草
率。这种集中的描写想必只有作品中才有。在金钱社会，

亲情、友情、爱情都变得一文不值。这种创作是给我们警
示，还是别的什么？除了批判行为本身的趋同性，批判所造

成的结果也有趋同性，这便是批判的失效趋同。作者身为
体制内的一员，对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保持默然，固守着精

英立场批判大众，“精英一方面要通过对现实切中要害的批
判和理想政治模式的建构等方式来积极地干预现实、引领
政治，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精神升华等方式来挺立自我、实现
自我，且两方面是相互促进的，其水准是一起提升的。”瑑瑠作
者通过批判大众文化，引领大众的审美情操，建构理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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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同时又选择高雅的古典音乐将自己与一般民众区隔

开来，达到精神升华，强化自己的精英地位。

在欲望的年代进行纯文学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

的行为。这种乌托邦幻想注定是要失败的，在作者看来，文
学本是失败者的事业，“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

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正如我时常强调
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瑑瑡但是失败者很难界
定，谁是失败者？每个人都是失败者，但是每个人都似乎获

得了成功。作者究竟代表什么不得而知。也许“作者代表
的是整个不可救药的时代。借失败的知识分子之口建构过
时的文艺乌托邦，实质上是反乌托邦的有力体现。因为那
只是一场不切实际的空想”瑑瑢。这种文艺乌托邦幻想与空
想，被反讽时代的降临彻底打破。精英意识在当代社会是
那么不合时宜。

事实上，所有的纯文学面临的现状都属于精英主义的

溃败。大众文化的崛起，通俗文学、网络小说，魔幻、玄幻、

修真、现象诗歌的涌现等，无一不是对精英主义的重捶。即
便是作者的精英之作，也被误读为一般的大众读物，最为明

显的是《隐身衣》。作者的初衷是为处在听力已经坏掉的时
代的人们开一剂古典音乐的良药，殊不知，人们津津乐道的

却是一宗无头悬案。信息的发送者与接受者使用的是两套
不同的解码语言。符号的感知本身就是片面化的，我们无
法把握符号的所有特质，只能选取自己较感兴趣的一面。

格非的成功与时代密切相关，直到今天他仍然摆脱不了先

锋时代的塑型。这种模式化、符号化的定位奠定了他的经
典地位。他的书也多次再版，可是，读者似乎很少在领悟其
小说中蕴含的启蒙、说教以及精英主义立场，而是在阅读故
事，消费符号而已。因此，作者的创作动机与民众的理解发
生偏差，其批判也就失效了。

结　语

“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向，进入反讽社
会，社会中个人与集团之间的意见冲突不可避免，而且随着

个人的利益自觉，只会越来越加重。表意的冲突只能用联
合解读的方式处置，联合解读本身即是反讽式理解……矛
盾表意不可能消灭，也不可能调和，只有用相互矫正的解读

来取得妥协。”瑑瑣格非及其代表的精英主义或多或少都带有
主流的色彩，代表集体的利益，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发言人，

他也的的确确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读者。但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我们步入商品社会，在这个时代，精英的土壤消失，人与

人之间交流的纽带是经济关系，所有的关系都基于金钱和

消费。在商业社会，任何人可以选择任何商品而不需要区
分等级、阶级、学历、身份、地位、性别。真正的知识分子不
再被需要，民众追捧的仅仅是电视知识分子、伪知识分子。

社群成员之间的意见彼此不同，不再有谁屈从于谁，只有在

不同意见中互相阅读对方意见，才能适应一个和而不同的

世界。这也就不难理解读者为什么不再愿意从小说中听取
道德建设的说教，也不愿在小说中读到太多的批判与启蒙，

仅仅是将其当做商品进行消费。先锋文学也好，精英主义
也罢，都有其意义与限度瑑瑤，无论是艺术创作的技法，还是文

本表达的主题，都需要与时代的变迁接轨，“开辟汉语文学
的可能性还需要先锋精神”瑑瑥，而这种先锋精神，或许该是别
样的“先锋”了。

毫无疑问，艺术有着不可避免的分层现象。格非是精
英立场的代表，是小众。但格非本身却成为了大众消费的
对象。经过符号化的格非成为了大众频频消费的文化产
品，成为了大众偶像。作者使用多种修辞策略，精心构筑起
一个个文本，大量的隐喻象征隐含文中，可绝大部分的读者

对此视而不见。作者的理想主义、精英立场及其苦心安排
在作品中的启蒙与说教败给了反讽时代，通通失去效用。

民众越过格非作品本身的启蒙理想和精英立场，仅仅阅读

故事，享受符号消费带来的快感，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最大

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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